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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气氮磷沉降增加森林土壤养分的可利用性，改变底物的化学质量、土壤微生物组成和功能，进而影响土壤有机质的储量与稳定性。然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氮素富集对自然森林生态系统碳截存的影响，有关磷富集以及氮磷交互对人工林土壤有机碳（SOC）截存的影响及其微生物学机制尚不清楚。本文综述了氮磷富集对森林土壤碳转化和净交换通量、土壤有机质（SOM）的激发效应、SOM组成与稳定性以及介导碳转化功能微生物群落的影响，并指出各个研究环节的不足，包括：（1）森林土壤碳通量及其组分对氮磷富集的非线性响应方程及临界阈值尚未确定；（2）氮磷富集对森林SOM激发效应的影响程度与潜在机制知之甚少；（3）SOM的物理-化学协同稳定机制研究不够深入；（4）土壤活性微生物群落组成、SOM化学结构与SOC累积之间的耦联关系尚不清晰。据此，指出未来研究重点与研究思路：基于多水平氮磷添加控制试验和13C标记培养实验，利用原位监测、土壤化学（13C-NMR和Py-GC/MS）、宏基因组测序的分子生物学方法，重点研究氮磷添加及其交互作用对人工林土壤碳排放与流失通量、微生物激发效应、SOM组成与化学稳定性以及功能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影响，确定土壤碳输出通量对氮磷添加的非线性响应方程与氮沉降临界负荷，阐明分解微生物群落组成与土壤碳转化及稳定性的耦联关系，揭示氮磷交互影响人工林土壤碳积累与损耗的微生物学机制。研究结果有助于控制森林尤其是人工林土壤碳损失，有效降低陆地“氮促碳汇”评估的不确定性，并可为森林生态系统应对全球变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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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氮沉降是陆地生态系统重要的氮输入过程，对维持生态系统氮平衡和生产力至关重要。然而，人类活动加速了氮的输入过程，显著改变陆地生态系统的过程和功能。据估计，过去145年（1860—2005），全球氮沉降增加了近3倍，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200 Tg·a-1[1]。由于大多数陆地生态系统普遍受到氮的限制，大气氮沉降增加会显著促进植物生长和生态系统碳固定，是正确解释“失踪碳汇”（missing carbon sink）的重要途径。目前有关氮沉降驱动陆地生态系统固碳效率的研究结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同学者估计的“氮促碳汇”范围为每千克沉降氮固碳16～470 kg[2-3]。相似地，氮素富集条件下土壤碳储量的演变方向也存在分歧，包括增加、降低和不变等三种结论，施氮引起土壤碳汇增量变化范围为每千克沉降氮固碳0～70 kg [4-5]，同样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陆地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NPP）除了受氮限制外，还会受磷限制或氮磷共同限制。大气氮沉降会改变生态系统磷的赋存形态和生态化学计量平衡，进而影响生态系统碳的转化和累积过程。研究表明，氮沉降增加促使植物根系和土壤微生物合成更多的胞外磷酸酶，加速土壤有机质（SOM）的矿化和磷酸盐的释放[6]；而且，氮沉降增加也会导致土壤酸化和Fe3+、Al3+浓度升高，增强土壤有效磷的吸附，从而降低土壤磷的可利用性[7]。此外，全球大气氮磷沉降的摩尔比（46.5）远高于陆地植物最佳生长的N/P摩尔比（16～22），不利于植物的生长和生物量积累[8]。中国区域湿沉降的N/P比更大（77±40），与土壤N/P比负相关[9]。因此，氮沉降的持续增加会促使生态系统由氮限制转变为磷限制，随着土壤N/P比持续升高，磷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限制作用逐渐增强。目前关于氮沉降增加以及不同形态氮添加对陆地生态系统碳过程和碳平衡的研究较多，在响应格局和驱动机制方面已取得一系列普遍的共识。遗憾的是，有关外源性磷输入以及氮磷交互作用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研究还十分薄弱，导致陆地生态系统固碳潜力估算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全球人工林面积约1.4×109 hm2，总碳储量约为11.8 Pg C，每年增汇0.18 Pg C，在陆地生态系统碳固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0]。我国人工林面积高达0.62亿hm2，约占世界人工林总面积的1/3，居世界之首；中国森林碳汇的80%来源于人工林碳固定[11]。南方亚热带常绿针叶林分布于全国氮沉降最高的地区（>30 kg·hm-2·a-1），其面积占全国人工森林面积的54%[12]。此外，80%的亚热带常绿针叶林为幼龄纯林，群落结构单一，系统稳定性差，对外源性氮磷输入响应敏感。过去30年，国际上有关氮沉降和氮磷交互作用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地带性的自然林，对人工林尤其是亚热带常绿针叶林关注较少，基础性研究数据十分缺乏，无法准确评估大气氮磷沉降对亚热带人工林碳汇变化的贡献；此外，有关氮磷富集情景下土壤有机碳（SOC）累积过程与功能微生物群落演变的研究相对独立，有必要将两者耦合起来。
大气氮磷沉降输入一方面增加土壤养分的可利用性，刺激植物的光合、植物生长和碳分配，改变叶凋落物和根系的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底物的可利用性（图1）；同时，底物的数量和质量的改变又会影响土壤微生物和动物群落的组成和功能，直接影响土壤有机质转化速率、CO2和溶解性碳（DOC和DIC）的交换通量以及土壤有机质（SOM）的化学组成与储量（图1）。本文从森林土壤碳转化的主要路径出发，围绕“森林土壤碳循环对氮磷交互的非线性响应及机制”这一前沿命题，从生物地球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角度，分别综述氮磷富集对森林（尤其是人工林）土壤碳通量、原有SOC的激发效应、SOM的稳定性以及功能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影响及其潜在机理，并指出各个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明确未来可能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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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氮磷富集对森林生态系统地下碳循环过程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nrichment on underground carbon recycling processes in forest ecosystems
1 氮磷富集对土壤CO2排放和DOC流失的影响

土壤CO2排放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重要环节，主要由三个生物过程（土壤微生物呼吸、根系呼吸和土壤动物呼吸）和一个非生物过程（含碳物质的化学氧化）组成。基于单站点和全球增氮控制试验数据的整合（Meta）分析，森林土壤CO2排放对外源性氮输入的响应有促进、抑制和无显著影响等三种结论，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初始有效氮状态、施氮类型与剂量以及持续时间等因素有关，取决于森林生态系统“氮饱和”阶段。在时间序列上，森林土壤CO2排放对增氮的响应呈现非线性，包括促进→不变→抑制三个演变阶段。施氮初期，植物地下碳分配增加刺激了土壤微生物活性，凋落物C/N比的下降提高了其易分解性[13]。随着土壤无机氮的累积，植物根系自养呼吸仍被促进，而土壤微生物异养呼吸则被抑制，两者之间的消长导致土壤CO2排放对增氮响应不显著[14]。施氮后期，氮素富集降低根系生物量、地下碳分配以及植物根/冠比，同时抑制有机质降解的胞外酶活性，从而降低凋落物和SOM的分解[15]。同样，磷添加对森林土壤CO2通量的影响也有促进、抑制和不变等三种结论，氮磷交互效应更加多元化。例如，Zeng和Wang[16]发现单独添加磷不改变塞罕坝樟子松林土壤呼吸（Rs）及其组分，但是氮磷配施会显著促进樟子松林土壤的碳排放。相反，Kang等[17]研究表明，氮磷添加降低13种北方硬木林土壤呼吸，细根生物量或根际碳通量决定了土壤呼吸对养分添加的响应。Wang等[18]研究也发现氮磷添加显著降低亚热带杉木林土壤呼吸及其组分（自养呼吸Ra和异养呼吸Rh），并且施磷提高了Rh对土壤呼吸下降的贡献率。可见，土壤呼吸不同组分对氮磷添加差异性响应可能是导致土壤呼吸多样性响应的根源，下一步应该通过同位素技术等方法分离出呼吸组分，进一步进行机理性解析。
溶解性有机质（DOM）是SOC循环和氮、磷、硫等养分运移的重要媒介。据估计，每天由土壤呼吸损失的碳量相当于溶解性有机碳（DOC）库的70%，占总土壤碳库的0.06%[19]。森林土壤DOC主要来源于根际沉积和枯枝落叶的降解，其损耗主要通过生物降解和物理淋溶。氮沉降/施氮能够增加、降低和不改变土壤DOC含量和流失通量。氮素输入倾向于增加森林流域DOC流失量，与植被生产力增加和pH变化有关[20]。少数案例研究结果刚好相反。例如，Lu等[21]研究发现，施氮7年显著降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土壤溶液中DOC的含量和主根区土壤DOC的年流失通量，溶液酸化改变土壤吸附能力是导致亚热带老龄林土壤持续固碳的一个新机制。施氮促进或抑制土壤DOC流失的潜在机制是：矿质氮抑制木质素降解的白腐菌活性，增加水溶性产物的释放[22]；相反，微生物同化氮刺激了对碳的需求，以及土壤矿物的物理吸附，两者均会降低森林土壤DOC的流失通量[21]。除了改变土壤DOC的数量，外源性氮输入还会改变土壤DOM的组成和化学结构。施氮倾向于增加DOM的腐殖化系数，增加生物的可降解性[23]。施磷对森林土壤DOC的影响研究较少。Cleveland等[24]报道，虽然施磷未改变热带森林凋落物的质量损失，但是刺激了微生物固持凋落物分解释放的磷，降低DOM的C/P比，进而促进DOM的微生物矿化。相反，Mori等[25]发现施磷显著增加泰国热带森林土壤DOC含量和CO2排放量，认为热带森林土壤受磷限制，外源性磷添加会改变土壤微生物群落。由于大多数研究观测时间较短（<3年），只能观测到土壤碳通量对增氮的线性响应特征。与非线性方程相比，土壤碳通量与氮添加剂量之间的线性方程在不同的氮饱和阶段会低估或高估土壤碳通量的平衡[26]。综上所述，氮、磷输入对森林土壤碳通量及其组分的影响迥异，导致这种差异性响应的原因和潜在机制尚不清楚。目前未能构建亚热带常绿针叶林土壤CO2排放和DOC流失通量对氮磷输入的非线性响应函数，引起森林土壤碳损失急剧转变的氮沉降临界负荷也尚未确定。
2 氮磷富集对原有SOC激发效应的影响

激发是指有机质输入促使SOC周转发生的变化，方向可正可负，导致SOC矿化增加或降低[27]。正负激发的平衡非常复杂，在时间和空间上可以相互转化。全球尺度上，根系分泌物、凋落物和动物残体输入能够导致SOM矿化增加380%（正激发）或降低50%（负激发) [28]，显著影响陆地生态系统和土壤的碳平衡。与微生物活性相关的激发机制包括: （1）共代谢（co-metabolism）和活化理论：添加易降解的能源物质刺激了微生物活性，增加微生物矿化SOM的能力[27]；（2）刺激/抑制作用：添加的底物改变了土壤环境（如pH），提高或降低微生物活性[28]；（3）底物优先利用：添加的底物更容易被微生物作为能源利用，导致SOM分解下降[29]；（4）稳定机制：添加的底物与SOM相互作用或被SOM吸附，降低微生物的可利用性[28]；（5）：微生物挖掘（microbial mining）。在氮受限制而活性碳充足时，微生物利用碳和能源来获取难分解有机质中的氮、磷养分[30]。本质上，负激发是微生物从利用SOM转变为固持活性有机质，在微生物活性受碳限制时发生[31]。普遍认为，负激发是底物优先利用的结果，而活化理论与微生物挖掘常被用来解释SOM矿化的正激发效应[32]。
激发效应的发生还会受到土壤养分可利用性的制约。氮添加对SOM降解具有负激发、正激发和零激发等三种效应。当土壤养分缺乏时，微生物可“投资”1%～5%的同化产物用于产生胞外酶，通过解聚作用来分解部分难以利用的有机质，获取其所需的养分[33]。在氮磷富集条件下，微生物偏好利用易分解的有机质，而无需通过分解难以利用的SOM来获取养分，从而减少对胞外酶的投资。同时，较高的可利用性氮磷会减少植物向地下碳的分配[34]，降低土壤微生物数量和活性，发生负激发效应，抑制SOM的矿化[35]。最近，Nottingham等[36]构建添加13C标记的葡萄糖培养实验，研究发现磷添加促进巴拿马热带森林土壤中活性碳（葡萄糖）的矿化，而氮添加抑制了SOC的矿化，氮磷同时添加对活性碳矿化的促进作用和对SOC矿化的抑制效应最大。同样，基于13C标记凋落物的培养实验，Wang等[18]发现氮磷单独或联合添加均抑制华南亚热带马尾松林土壤呼吸，促进土壤碳截存。相反，Poeplau等[37]发现施磷导致氮限制土壤有机碳库耗竭，其潜在的机制为：施磷降低了植物根/茎比和丛枝菌根真菌的丰度，导致更高的根源碳输入到土壤中，刺激了土壤异养呼吸；此外，磷输入增加了氮的输出，导致微生物氮的挖掘作用和有机质矿化增加。可见，过去有关激发效应的研究几乎全部集中于碳，鲜有研究关注氮磷等其他养分的影响。虽然已认识到养分可利用性会影响激发效应的强度和方向，但是对影响的程度和潜在的机制知之甚少，限制了对森林土壤碳氮循环驱动力的预测。

[image: image2.png]E#% Postive PE

% Negative PE

S |

HFHE Real PE

Apparent PE |
|

60

920 120 150
RE (days)

— {REMN Trggering effect
—+— EEE{X Pool substitution

— — MRS Preferential substrate utilization
— EMENEWIN Changes in microbial biomass C
—— BEKHERSI Prolonged PE





图2 土壤激发效应的时间演变及其主控机理
Fig. 2 Temporal evolution of soil priming effect and its major control mechanisms.
3 氮磷富集对SOM组成与稳定性的影响

SOM库由不同分解阶段的有机物组成，包括完全分解的腐殖质、半分解有机残体、微生物及其排泄物。在操作上，按照密度可将SOM分为游离态轻组（free light fraction）、包裹态轻组（intra-aggregate light fraction）和重组（heavy fraction）[38]等组分。按照SOM在土壤结构中的分布，可分为溶解性有机质（DOM）、游离态颗粒有机质（free POM）、闭蓄态颗粒有机质（occluded POM）和矿质结合态有机质（MAOM）[39]。SOC不同组分对外源性氮输入的响应并不一致，取决于生态系统类型、施氮剂量与类型以及持续时间。例如，Hagedorn等[40]发现氮沉降显著促进瑞士亚高山森林土壤轻组碳分解，却使重组碳变得更加稳定。Zhong等[41]研究指出，施氮降低亚热带马尾松林土壤微生物活性，阻碍SOC分解，导致团聚体中DOC、热水提取有机碳（HWOC）含量增加，暗示团聚体的物理保护作用会促进土壤碳的积累。此外，受氮限制的森林和草地生态系统SOC对施氮剂量的响应似乎存在一个临界阈值。基于加拿大草地27年的施氮实验，Malhi等[42]研究表明，低剂量氮输入增加SOC和轻组碳含量，施氮水平为336和224 kg N·hm-2·a-1时，表层和亚表层SOC和轻组碳含量分别达到最高值，随着施氮剂量的持续增加，SOC和轻组碳反而下降。相似地，低剂量氮添加显著增加大兴安岭北方森林和青藏高原高寒草甸SOC和颗粒态有机碳（POC）含量，而中、高剂量氮添加却导致土壤碳的耗竭，SOC由截存转变为损耗的大气氮沉降临界负荷为20 kg·hm-2·a-1，并且铵态氮肥对SOC的损耗高于硝态氮肥[43-44]。

SOC的截存与稳定是一个物理、化学和生物共同作用的过程。SOM的稳定机制分为三类：（1）土壤团聚体的物理保护。（2）金属氧化物、无机氮离子和黏土矿物/有机碳的结合。例如，NH4+和NO3-能够结合到SOM骨架中，生成微生物难以降解的化合物（如杂环氮化合物）[45]，或通过氮键生成酚聚合物[46]，进而促进SOC的积累。（3）SOM的化学稳定性。SOM由多种复杂的有机分子单体和化合物组成，不同组分化学结构的差异导致SOM化学稳定性千差万别。新增的SOC能否在土壤中稳定持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SOM的化学结构。利用1H-NMR波谱和PLFA技术，Feng等[47]研究发现施氮降低美国杜克森林矿质层土壤真菌/细菌比和革兰氏阴性/阳性细菌（G-/G+）比，增加木质素酚中的酸/醛比，提高矿质层土壤木质素的降解；同时，施氮促进木质素、脂肪类有机质的微生物降解，导致植物源难分解结构（如烷基碳）在土壤中富集。同样，Pisani等[48]也发现氮素富集增加北美哈佛森林凋落物层植物源碳输入，提高了木质素的氧化程度，导致矿质层土壤植物源烷基碳和微生物源有机质富集。有效氮不同的森林对增氮响应差异很大。Cusack等[49]研究指出施氮增加低海拔热带森林土壤革兰氏阴性细菌丰度，导致活性的烷氧基碳显著下降；相反，施氮增加高海拔热带森林真菌生物量，进而降低了烷基碳的含量，胞外酶活性提供了微生物群落结构与SOM化学结构在功能上的联系。相似地，Xu等[50]研究发现培养前期氮硫添加促进亚热带马尾松叶凋落物分解，土壤CO2排放增加与烷氧基碳的损失有关；培养后期土壤CO2排放减少，伴随着甲氧基碳含量的增加；凋落物烷基碳、芳香碳与土壤缓性碳库的半衰期正相关，暗示长期氮硫沉降会增加凋落物残体的耐分解性和植物残体碳积累。然而，关于磷添加对SOM化学结构的影响结果极少。Guo等[51]研究表明，氮磷添加显著降低高寒草甸土壤微生物活性，增加有机底物的芳香度和脂肪度，且Q10值与SOM的复杂度呈正相关，长期氮磷添加会增加青藏高原变暖情景下土壤净碳损失预测的不确定性。就有机质化学结构测定方法而言，CP MAS 13C-NMR技术擅长表达复杂大分子化学结构的总体特征，而热裂解-色谱-质谱（Py-GC/MS）技术通过将大分子化合物降解为小分子的化合物，能够更加精确地表征有机质的分子结构。综上所述，物理分组能够认识有机-矿物颗粒空间排列对SOC动态的影响，而化学分析可以从分子水平上理解不同有机单体和化合物之间的联系。因此，在SOM物理分组的基础上，结合化学分析技术（13C NMR和Py-GC/MS），能够进一步阐明氮磷交互作用对SOM组成和化学稳定性的影响机制。

4 氮磷富集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和功能的影响
    通俗而言，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就是谁发生了变化，变化了多少？微生物功能即是它们正在干什么？SOM的积累通常与真菌系统发育多样性、木质纤维素水解胞外酶活性呈正相关，而细菌多样性和功能基因组成通常受土壤pH支配[52]。氮沉降增加导致森林土壤无机氮富集，理论上会产生以下三种效应：（1）施氮抑制腐生真菌分泌木质纤维素水解酶，降低腐生微生物群落获取碳源（如纤维素、半纤维素）的能力。根据密歇根糖枫林近20年的模拟氮沉降控制试验结果，长期NO3-沉降显著抑制了白腐担子菌酚氧化酶的产生[22]，降低担子菌漆酶基因lcc丰度和基因表达[53]。除了降低真菌的生物量和群落组成外，施氮还会影响真菌的进化轨迹，氮富集会显著降低真菌的降解速率[54]。（2）施氮改变微生物群落之间的交互作用和组装（assemble）方式，从而改变分解微生物群落的组成[55]。长期施氮改变了密歇根糖枫林土壤真菌群落组成（担子菌OTUs/子囊菌OTUs增加），并且随着施氮时间的延长其抑制效应更加显著[56]。Eisenlord 等[57]利用GeoChip4.0基因芯片分析土壤放线菌和真菌群落功能基因，发现施氮显著改变放线菌和真菌功能基因组成，降低淀粉、半纤维素、纤维素、几丁质、木质素解聚功能基因丰富度和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凋落物分解下降和SOM积累。细菌类漆酶-多铜氧化酶基因（LMCOs）能够氧化木质素中酚类化合物的β-O-4链接二聚体，产生DOC。Freedman和Zak[58]研究发现，模拟氮沉降增加细菌LMCO酶活性，有利于产生LMCO酶的细菌生存，解释了氮素富集条件下DOC流失增加的微生物学机理。（3）降低凋落物分解速率和程度，增加类木质素化合物的氧化程度和稳定性，进而促进SOM的积累[59]。相反，也有研究认为施氮只改变植物源烷基化合物的比例，提高或不影响木质素的氧化程度[60]。

土壤有效磷动态也会强烈影响微生物群落组成。无机磷含量较低的温带森林土壤，微生物通过增加磷酸酶活性获得有机磷，克服生物地球化学磷的限制。相对于氮素输入而言，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对磷添加的研究案例不多，研究结果也不够系统深入。例如，Huang等[61]研究发现，施磷2年增加了亚高山云杉林土壤微生物生物量，主要归因于土壤有效碳含量和pH增加的间接影响。Jing等[62]基于2年的氮磷添加实验，得出施氮未显著改变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土壤呼吸和胞外酶活性，但是施磷显著抑制了0～10 cm土层碳循环相关的胞外酶活性。丛枝菌根真菌（AMF）丰度对氮磷沉降的响应取决于养分的可利用性。通过分析根系长度、菌根浸染和AMF生物量，Camenzind等[63]发现，施磷显著增加而施氮则降低不同海拔热带低地森林土壤AMF丰度。然而，上述研究结果是建立在全体微生物群落基础上的认识，未区分活性微生物群落的代谢作用。通过基于RNA的宏基因组学分析，Freedman等[64]研究发现，施氮不影响温带森林凋落物层真菌群落的组成、多样性和丰富度，但是其多样性降低8%，改变了活性真菌群落的组成；相反，施氮不改变全体和活性细菌的群落组成。宏转录组学方法可整体评估真核微生物和细菌的基因表达，适合于活性真核生物和细菌相互作用的研究。Freedman等[65]利用胞外酶活性和宏基因组鸟枪测序方法评价施氮对密歇根糖枫林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的影响，发现施氮显著降低降解植物细胞壁的胞外酶活性，伴随着碳水化合物、芳香族化合物的代谢过程以及微生物呼吸等宏基因组功能基因表达路径的变化，与腐生细菌功能基因相对丰度增加有关；相反，施氮不影响降解凋落物的真菌功能基因的相对丰度和组成，说明未来氮沉降增加将提升腐生细菌的降解功能，而腐生真菌的代谢潜力对氮富集的响应具有一定的弹性和恢复力。总体上，土壤无机氮富集抑制真菌功能基因表达和氧化酶活性、改变群落组成等方面已初步形成共识，但是细菌群落组成的变化如何代谢有机底物的机制仍然不清楚，土壤活性微生物群落组成、SOM化学结构的变化与SOC积累之间的耦联关系尚不清晰。
5 问题与展望

考虑到氮磷富集条件下森林土壤碳转化过程研究的不确定性，未来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思路如下：（1）亚热带人工林土壤碳排放与流失通量对氮磷添加的非线性响应特征。基于野外氮磷添加长期控制试验和室内培养实验平台，利用静态箱—气相色谱、大型自由排水采集器分别测定土壤碳排放和流失通量以及相关环境因子，研究土壤碳通量对氮磷添加的非线性响应特征及主要驱动因子。（2）氮磷交互作用对亚热带人工林土壤有机碳储量、组成和稳定性的影响。利用SOM物理分组以及13C-NMR和Py-GC/MS方法测定不同SOM组分的碳含量、单体有机化合物和主要官能团比例，研究氮磷富集对SOC组成、来源、降解程度和化学稳定性的影响。（3）氮磷交互作用对亚热带人工林土壤分解微生物群落组成和功能的影响。利用rt-qPCR、高通量测序和群落谱系分析等方法测定土壤真菌、细菌以及SOM降解功能基因丰度和群落组成，探讨氮磷富集对介导土壤碳循环微生物丰度、群落组成及碳降解功能的影响；（4）氮磷富集条件下凋落物输入对亚热带人工林原有SOC的激发作用。构建13C标记凋落物的室内培养实验，测定底物和土壤CO2的碳浓度及其δ13C，计算底物添加引起的激发效应强度和微生物底物利用效率，分析氮磷富集条件下微生物激发效应的方向及其对SOC动态的影响。内容（1）和（2）共同阐明氮磷富集条件下土壤碳转化与SOM稳定性的演变特征，内容（3）和（4）共同阐明主要分解菌丰度和群落组成与土壤碳转化之间的耦联关系，最终揭示氮磷交互作用影响亚热带人工林土壤碳积累与损耗的微生物学机制。
6 结 论
外源性氮磷输入通过改变微生物群落组成和功能直接影响森林土壤碳转化过程和净碳交换通量，同时通过改变底物化学组成和有效性，进而影响土壤碳固定，取决于生态系统类型、氮磷添加形态、剂量和持续时间。总体而言，有关氮输入对森林土壤碳通量、SOM激发效应、SOM稳定性和功能微生物群落的影响研究相对较为深入，有关磷富集以及氮磷交互作用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的研究结论。而且，过去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森林生态系统中，对固碳效应更加显著的人工林关注不足。针对这些研究的薄弱环节，今后的研究应该从生物地球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角度出发，重点探讨氮磷添加对亚热带人工林土壤碳排放与流失通量、SOC激发效应、SOM组成与稳定性、功能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影响及其潜在的机制。研究结果有助于完善陆地生态系统碳-氮-磷耦合循环模型，控制森林土壤碳损失，有效降低陆地“氮促碳汇”评估的不确定性，并可为亚热带人工林生态系统应对全球变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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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nrichment on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Forest Soils: A Review 
FANG Huajun1 GENG Jing1 CHENG Shulan2† XU Meng1 LU Mingzhu1 YU Guangxia2  CAO Zicheng2 
（1Key Laboratory of Ecosystem Network Observation and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Atmospheric nitrogen (N) and phosphorus (P) deposition increases soil nutrients available for plants, change chemical quality of the substrates, as well as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soil microorganisms, thereby affecting storage and stability of the soil organic matter (SOM) in forest soils. However, the studies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focused mainly on effects of N enrichment on carbon (C) sequestration in natural forest ecosystems, with little eyesight on effects of P enrichment and interaction of N and P on soil organic carbon (SOC) sequestration of in artificial forests as well as their microbiological mechanisms. In this paper, a review is presented of effects of N and P enrichment on C transformation and net C exchange fluxes, priming effect of SOM,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stability of SOM, and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s of microbial communities mediating C turunover in forest soils; moreover, the authors also shed light on deficiencies in the present researches, as follows. (1) Nonlinear response equations of soil C flux and its components in response to N and P enrichment in forest soils as well as their critical thresholds have not yet been determined; (2) Little is known about effects of N and P enrichment on priming effect of SOM in forest ecosystems and microbial mechanisms; (3) In-depth researches on mechanism of the physico-chemical synergic stabilization of SOM under N and P enrichment are far from sufficient; and (4) It is still unclear how composition of soil active microbial community and SOM chemical structure is related to SOC accumulation. Therefore, the authors hold that future researches should foucs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Based on the established multi-level N and P addition and 13C-labeled incubation experiments, effects of N and P addit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 on soil C emission and loss fluxes, microbial priming effect, composition and chemical stability of SOM, and functional microbial community composition are to be determined using the techniques of in-situ monitoring, soil chemistry (13C-NMR and Py-GC/MS), and macrogenomics of molecular biology, etc.. Besides, more efforts should be laid on (1) defining the nonlinear equations for responses of soil C emission and loss to N and P addition as well as critical loads of atmospheric N and P depositions; (2) elucidating coupl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mposition of the soil decomposing microbial community and SOC transformation and stability; and (3) exposing microbial mechanisms responsible for the effects of N and P interaction on soil C accumulation and depletion in forest ecosystems, especially in subtropical plantations. All the findings in this review will help control C losses from forest soils, reduce uncertainties in assessing “N promoted C sink” in terrestrial ecosystems, and hence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subtropical plantations or forest ecosystems to deal with global change. 
Key  words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depositions; Soil carbon fluxes; Soil organic matter stability; Priming effects; Microbial community 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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